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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老家，凡小的事物和人都称之
为“侯”。侯娃娃，就是小娃娃，儿童。侯捻捻，
指东西很小。侯爹，就是父亲最小的弟弟。

我娘娘四十岁那年，生下了她的第七
个儿子后，再没有生养。这个侯儿子就是我
的侯爹，那一年，新中国成立才刚刚五年。掐
指算来，侯爹今年虚岁应该是六六大顺了。

按理说，侯爹作为家里最小的老生生 ，
读书的条件应该比几个哥哥要好很多，可是
我这个侯爹说甚也不爱念书，小学没毕业就
辍学回家。那时，我的父亲和大爹都已参加
工作，都竭力供养他，但好说歹说也无济于
事，只好作罢。侯爹说，看见那几本纸片片就
头疼，咱就不是念书的那块料。

侯爹十七八岁时就去国营高头窑煤矿
当了一名采煤工人，那时候，煤矿的机械化
程度非常低，除用炸药爆破之外，橛子、钢
钎、锤子是主要的采煤工具，采煤拼的就是
力气。黑幽幽的井口，只可容一辆马车出入，
顶子只是用杨柳木做成的窑柱顶着，随时有
冒顶坍塌的危险。除此之外，还要受到爆破、
瓦斯爆炸、一氧化碳中毒的威胁。在一次冒
顶事故中，侯爹被一块大炭击中腰部，不幸
中的万幸是只造成轻度残疾。因此只能回
家养伤，当了农民，再无下文。侯爹最遗憾
的就是，自己差点把命丢在矿井里，煤矿没
有任何说法，老了老了连一分钱的退休金都
没有，这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病。

爷爷去世那年，我的父亲就让我陪同
孤身一人的娘娘。那时，侯爹还在煤矿掏炭，
月数光景回家一次看望他的老妈，每次趁别
的孩子不在，悄悄给我塞几颗水果糖，又一
次竟然买回一双黑色的橡胶凉鞋，把我的双
脚从妈妈做的实纳卜子鞋里解放出来，让村
里的孩子们好生羡慕。后来，还把他的一顶
洗的发白的劳动布单帽送给了我，我一直视
为珍宝，戴到初中毕业。

侯爹娶侯妈时，我娘娘也已去世，是哥
哥嫂子们给他们办的喜事，就住进老人留给
他们的那座老土屋。因此，一成家两个人就
开始独立地生活。那时候，因为没有了对爷
爷娘娘的牵挂，虽然离老家只有二十多公
里，但我们很少回去，只是每年冬天，侯爹赶
着马车去纳林沟煤矿拉炭，路过我们家时，
回来打一间，吃一顿饭，拿来一些自产的番
葫芦南瓜、谷米、荞麦，或放下几块大炭，和
我的父母叨拉老家的一些事情。我对大人的
事情不懂，只是凑在侯爹身边，抚弄他那拴
着红缨子的皮鞭。

我读师范时，一年冬天，侯爹突然出现
在我的教室窗口，并不说话，极力地向里望
着，我看到后迅速跑出去。原来是为补办我

父亲的师范毕业证专程
而来的。那天，一大早骑
自行车从老家起身，走了
二十多公里的路去了我
家，拿上父亲的照片和资
料又骑行四五十公里的
山路到了东胜。满脸冻得
通红，胡须和眉毛挂满了
雪霜。只是简单地交代了
几句，把父亲给我写的信
交给我，又匆匆赶回老
家。后来才知道，因自行
车出了毛病，侯爹回到家
已是半夜鸡叫时分。

我再见到侯爹时，已
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
秋天。侯爹从老家附近的
瓷窑里拉了一马车大瓮、
坛子准备卖给城里人腌
菜。走了两天两夜才到了
树林召，只是那拉车的骡
子平日里只在乡村土路
上行走，没见过那么多汽
车，喇叭一响就受了惊
吓，和别人的小汽车撞了
架，一车瓷器摔了个稀巴
烂，还把人家的汽车拧下个圪卜。官司自然
打到交警队，当教办主任的六爹忙，便打发
我去搭照。侯爹像霜打了一样，圪蹴在门仡
佬，任人数落。最后赔了人家二十块钱才过

镚了关，侯爹浑身上下搜出不到五块钱的钢
子和毛票，只好由我垫资。回家的路上，侯爹
笑着拿出两张大团结交给我，说：这群个泡，
和牲口还上气了，他爷就不想给他们。

第二年，六爹在树林召近郊的马兰滩
给侯爹包了几十亩地，并把家也搬了下来。
到了秋天，侯爹一家又搬了回去。他说，滩上
的红泥地不好耕作。父亲最了解他这个侯弟
弟，离不开生他养他那块土地，和坟圪台上
埋着的我的爷爷娘娘。

这些年，我们每年清明都要陪着父亲
回去祭祖，侯爹不再出去放羊，早早在家里
等着，出出进进，忙里忙外。常常会杀一只山
羯子和久存的好酒招待我们，至少也会吃一
顿荞面油糕。临走，即使土豆、蔓菁也要给拿
一袋子。

如今，侯爹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成
了家，孙子、外甥好几个，在城里都买了楼
房、小轿车。侯爹已经六十大几的人了，但还
是不肯随儿女们到城里生活。总是那句话：
还能动弹行了，城里住不惯。他还是离不开
这方陪伴他大半辈子的土地。

林
金
栋

高娃散文诗三篇

院良臣

（一）

我于 1933 年农历九月十八生于内蒙古
达拉特旗耳字壕区沟心召一个贫苦佃农家
庭。我是在母亲逃避土匪的途中生在野外的。
据说，事前唯一的准备是用自产的二斗荞麦
换到一块粗白布，用它包裹了我，虽生在野
外，也保住了性命。

从断奶吃饭开始，我一直由祖母带养，
和祖母住一个屋，盖一床被，祖母出门在家，
几乎左右不离，直到 10 岁上学。因家境贫寒，
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记得我吃不下草籽
窝头，扔掉了饭碗，慈祥的祖母另给我熬点稀
饭拌着窝头，哄我填饱肚皮。

童年时家庭的养育教诲，对我的成长、
做人产生了极大影响。祖母十分慈祥、善良，
对人和蔼、厚道，充满爱心和亲情，她的为人、
言行是难得的做人榜样。她竭力领我走上正
路，怜爱我，但不溺爱。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祖母就不让我睡懒觉，不让我浪费一粒米，无
时无刻不在勉励我勤奋上进，祖母是我长大
后成为勤劳善良的人的领路人。祖母能讲很
多鬼狐故事，更知道不少世故人情，故事虽
有些荒诞离奇，但多为劝人行善，教人做好
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亏心事。

我步入学校的门槛是在 1942 年的春
天，当年我虚岁 10 岁。保甲逐级通知我入学，
是指令性的，不上不行。家里虽不十分情愿，
我倒是很情愿的，叔父赶着毛驴，驮了我的
行李和口粮到距家 4 公里的马家壕住校上
学。学校是国民党驻军借用民房开办的，老师
姓王，穿着黄色军装，个子不高，外地口音，入
学当天就给我起了沿用至今的这个名字。白
天老师在地下讲课，学生在炕上听课，晚上把
书桌搬到地下堆放，人在炕上睡觉。那时的课
程设有语文、数学、体育三门课程，实际上只
有老师教学用的一本小学一年级课本，学生
没有课本，每讲完一课，请老师抄写下来，照
着练习、背诵。后来才知道，这支部队是国民
党 21 集团军邓宝珊部 86 师的一部，王老师
是连部一个文书。

1943 年初部队撤走，学校来了一位姓杨
的老师，这一年连课本也没有见到，老师给学
生教《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等书，教学
方法也简单，每天领读几段，然后让学生高
声朗诵，必须背会，第二天上课开始就是背
书，背不会的常用板子打手，我的记忆力好，
幸亏没挨板子。

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府在达拉特旗设立
了战时民众组织训练处，处下设立若干中队，
后改为乡。距我家 8 公里处的什拉台村设有
中队，中队所在地设有一所国民初级小学。
1944 年至 1946 年我在该校住校上学，从二
年级住到四年级，虽有语文、算术、自然等科
目，但老师少、教材少，全校三四十个学生由
一年级至四年级，通常只有一至两名老师，依
次是张天民，山西河曲人；冯老师（名字忘
了），南方人；李清印，陕西关中人；郭振都，陕
西府谷人；王孝勤，内蒙古东胜人。

每学期开学晚，放学早，一年加起来学
不到半年，闻讯日寇来犯或飞机轰炸，就紧急
放假疏散，一年至少折腾几次。1945 ─ 1946
年稍事安定，王孝勤养了一头猪，除占学生伙
食的便宜不说，我几乎每天要为他掏野菜喂
猪，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业。

1947 年 3 月，我转入达拉特旗乌兰甲坝
国立小学上学，因我算术课的基础太差，原蹲
在四年级，下半年插入五年级。这是一所正规
的完全小学，课程齐全，教材齐全，师资配备
齐全，教学质量很高。我在该校学习一年，胜
过什拉台小学学习三年，但该校有两件事给
我后来在政治上造成很大麻烦。其一是该校
于 1947 年春给学生每人发放一套校服，是黄

颜色的，我也领过一套。参加工作以后，有人
说，见我穿过军装，肯定当过国民党的伪兵。
其二是 1945 年春，该校在师生中集体发展过
一批三青团员，1947 年又集体转为国民党
员。给我带自然课的老师丁继贤是国民党党
部负责人，1962 年在押期间，交代材料中说：

“院良臣是 1945 年入学，功课好，也很活跃，
可能加入了三青团。”当时伊盟党组织经过调
查做出了否定的结论，可到了“文化大革命”，
造反派把以上两件事当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展
开审查，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及老师、特别是我
的同班同学雷金泉、贾生、奇书太和数学老师
贾丕模等顶住百般威逼，实事求是地证明我
是 1947 年春季入学，也证明学校发过黄色校
服，经过反复折腾，终于免遭迫害。

1948 年 3 月，准旗大部解放，国立小学
距准旗不远，随之停办，等了一年多仍未开
学。1949 年冬，我在耳字壕国民中心小学念
了六年级上学期。1950 年 3 月，我进入设在
展旦召的伊盟中学补习班上学，其间还上了
蒙文蒙语课，可惜时间短，学了个半拉子，以
后未能应用上。这年春天，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宣告成立，绥远省政府给达拉特旗派来了以
郝秀山为团长的铲除罂粟工作团，协助达拉
特旗铲除大烟，达拉特旗政府因干部力量不
足，把我们伊盟中学补习班的同学也抽调出
来参加铲大烟。我是西部沿滩三人小组的一
个成员，组长姓郭，绥远省政府旧职人员，时
间大约在 5 月中旬到 6 月上旬，我们组的任
务是铲除从柴登到独贵特拉整个达拉特旗西
部沿滩的大烟。铲大烟回来不久，补习班就毕
业了，原打算下半年到设在包头的伊盟中学
上学，可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差，只给我筹
借了七个银圆，上学的念头被迫取消，我的
学业就此终止。

（二）

回忆我上学的经历，从 1942 年入学到
1950 年为止，已有九个年头，可我连高小的
课程都没有系统学完。实事求是地讲，不是因
为我不勤奋上进，也不是智力上的原因，而
是动乱的时代，不成体统的学校，师资短缺，
打打停停，断断续续，耽误了我很多的学习时
间和获取知识的机会，学业未成，成了我终
生的缺憾。

1950 年 7 月，我从伊盟补习班毕业升学
无望时，在同学中流传着一个消息，盟政会有
一所伊盟干校，有政府的介绍信就能入学，不
收学费，毕业后还给分配工作。这自然很振奋
人心，但是否确切，不得而知。抱着试一试的
决心，8 月上旬，我和同学白永福一起去找杨
达赖同志。杨时任达拉特旗工委副书记兼组
织部长，公开身份是达拉特旗政府民政科长，
很和蔼地接待了我们，询问了我们的家庭情
况、学历和去干校的目的后，亲自写了“兹介
绍院良臣、白永福等二位同志到你校学习，请
接收”的介绍信，盖了民政科的公章。

我和白永福从展旦召动身，向西走了 15
华里，到了巴彦门肯许利民叔父家，正好以前
的同学许利民在那里，我们动员他一起走，他
同意了，于是在介绍信的院良臣、白永福等二
位同志的“二”上面加了一画，成了三同志，于
当天就到了高头窑白永福家。在他家住了两
天以后三人同行，经东胜的罕台庙、伊旗康巴
什、车家渠等地住宿两晚到达干校所在地札
萨克旗新街镇。那时新街叫盟政会，伊盟党政
军机关都设在那里。到校当天我们三人各填
一张入学登记表就顺利报了到。我当时还不
满 17 周岁，怕因年岁小不接收，填表时多填
了 1 岁。

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干部需要，伊盟盟
委做出了很有远见的决定：成立伊盟干部学

校，并决定由伊盟军区司令员王悦丰兼任校
长。盟委秘书长赵会山兼任副校长，负责学校
实际工作的是组教科长冯国安，总务科长邢
思恭。我于 1950 年 8 月到校时，学校设有六
个班，第一班蒙文班，以蒙语教学为主；第二
班青年班，学员年龄都比较小，多数只有十几
岁；第三班知识分子班，但多数只有高小、初
中文化；第四班是起义留用人员班；第五班是
妇训班，主要培养妇女干部；第六班是财税
班。我们同去的三人，虽然只有高小文化，都
被插入第三班。

学校是利用旧军队的一处军营马号作为
校舍，条件很差，听讲课席地而坐，以膝代桌，
一个班的学习、讨论、吃饭、睡觉都在一面大
炕上。学习用品是麻纸和毛笔，学员实行供给
制，我到校不久即领到一套灰色粗布单衣，
每天两顿小米饭，每餐一勺山药汤，但能吃得
饱，一点也不觉得苦。

主要教材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
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及民族政策等。学习
方法为自学、讲课、复习、讨论四个环节，即阅
读学习资料，请领读讲大课，业务部门讲业
务课，学校教员上辅导课，而后是讨论。

学习中坚持贯彻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
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
实行师生一致：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
团结友爱，亲切坦诚，经常谈心，有良好的校
风。我在校学习两个月，10 月中旬就毕业了，
实际是要完成一系列紧急的政治任务，干部
力量不足，提前出校了，可对我来说，收获太
大了。首先，入住干校，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进入干校，我就由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转变
为一名国家干部，一直干了 47 年直到退休

（伊盟干校 1959 年改名为中共伊盟盟委党
校）。

1950 年 10 月中旬，我们伊盟干校的一
批学员被宣布结业离校，和盟直属机关干部
一起编为达拉特旗工作团，由盟委组织部副
部长李新民带队，背着行李开赴达拉特旗，临
行前每人发了一套灰色粗布棉衣，带了盟政
府印制的粮票。到达拉特旗后又和旗里的干
部混合编组，我被编在田永祥为组长的三人
小组，工作地点在二区（耳字壕）东部，先后进
行了查田定产、秋粮征收、废保建政、减租反
霸等工作，历时半年。

这对我确实是一次考验。首次参加革命
工作，又是在自己家乡，直接牵涉自家利益，
要作弊可以办到，但刚刚学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心为公不为私利的观念已经树立，所以虽
在家乡办事，不论亲疏，坚持秉公办事，在我
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心为公的第一步。

秋粮征收工作结束后，上级对我们这个
工作组在人事上做了调整，原任组长田永祥
调走，新调来刘承文任组长，新的任务是废保
建政。

根据达拉特旗工作团和旗委的安排，我
们这个工作组的任务是废除保甲制度，组建
区以下的行政村，每一个行政村下面再设若
干自然村，按照居民分布情况，人口较稠密地
区，三四百户设一行政村，人口较稀少地区，
一二百户设一行政村，每一行政村跨越几公
里到十几公里不等。

我们工作组在耳字壕东部先行废除保甲
制度，对少数民愤较大的保长进行了斗争清
算，接着建立新的村级政权，共建立了城塔、
康家湾、哈什拉、什拉台、沟心召、李油房（后
改为新建）六个行政村，西部工作组设立了耳
字壕、昌汉沟、万胜隆、沙坝子、江木图、脑活
赖（后改为草原）六个行政村，全区共设立了
12 个行政村，每村配备村长、副村长、民兵连
长、农会主任，有的还配备了妇女主任。

（未完待续）

我多像湖中的鱼，而且是一条
被标记的鱼。若干年了，沙粒的自由
没有吹开我的眼，总是寻着鱼食的
方向。

竹林。高大。草地。悠然。我们
在一个和谐的容器中，组装着彼此
的生活。

久了，便累了。
我只是一条鱼，一条红色的鱼，

一条湖中的鱼！
如今，在太湖的一隅，六月的阳

光让我成为了国网党校 613 的鱼。
于是，一种阅读反复着一种阅

读。获救的舌头，言着风的语言，爬
上楼梯，有了登高的姿态。

613 的鱼 太湖推窗
太湖从几千里之外拽到了眼前，推窗而

入的景色，不知是几千年修来的缘份。
我窃喜，文学做了月老。
一路奔波，黄色的沙漠退出了视线，葱茏

走上发际，梳妆中，多了无数红颜和蓝颜的面
孔。

此刻，风来了，带来了泥土的新鲜。一枚
种子便自觉自省的落在了心底。

蕾丝荷花
谁是你的绣娘？一汪荷叶独你拥有蕾丝

的样子。也许绿的久了，也许是迁徙中的记忆？
请原谅我的无知。

岸边的红花绿蕊，小荷尖尖吸引了太多
的热闹。六月的太湖隆起的绿色甚而溢价到水

面，以藻而居。太湖网罗了飞鸟的声音。
以土为界。置阴。背里。蛛网的目光。飘

渺的动态。
手机的光寻到了你的影。原来太阳早已

蛰伏在水中，沉淀成一抹蓝，成为你真实的景。
漠雪 班振飞 摄


